關於菲律賓左翼人民運動的兩三事 
■蔡志杰 



以往，台灣若干運動團體與外國的運動團體有一些聯絡，但可惜的是，這些 訊息及經驗交流等通常只限於小圈子流傳。現在電子通訊媒體那麼發達，我們 有更多的機會讓這樣的訊息擴散出去，畢竟，這應該是運動圈的共有財產。  
 
我知道比我更瞭解菲律賓那邊情況的人所在多有，筆者我這裡取材的參考資 料或許也不適當或不充分，但大家就把這當作一個開始吧！如果有什麼敘述上 的錯誤，希望大家不吝指正。  
 
一、 菲律賓共產黨  
 
1928年，「菲律賓工人大會」（Philippine Labour Congress）曾派代表參加在中 國廣州舉行的「赤色國際工會」（Red International Labor Union）。這名代表回國 後，於1929年建立「勞工黨」（Labour Party），同時加入「紅色國際」（Red International）。1930年11月，Crisanto Evangelista退出勞工黨另組「菲律賓共 產黨」（Partito Komunista ng Pilipinas，PKP）。1931年9月，菲共被菲最高法院 宣判為非法組織。1938年10月，在第三國際發佈的組織聯合陣線以對抗法西 斯主義之訓令下，菲共與合法的「菲律賓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合併。1942年3月，在日軍佔領馬尼拉二個月後，菲共在呂宋島 （Luzon）中部組織「人民抗日軍」（Hukbo ng Bayan Luban Sa Hapon，簡稱為 Hukbalahap）。二戰後菲共取得合法地位，並有一萬名武裝人員，改稱「人民解 放軍」（Hukbong Magpapalaya ng Bayan，HMB，or Huks，所以老菲共及其人民 解放軍常被稱為虎克黨）。但其後因為策略上的錯誤及菲政府的壓力，菲共漸趨 走向議會路線。1957年6月，因為反顛覆法，菲共再度被宣布為非法組織，連 議會路線都遭到挫敗。1974年10月，舊菲共領袖與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在總統府「馬拉坎南宮」（Malacanang Palace）舉行會談，總書記下令所有人民 解放軍將武器交給政府。（本段參考陳1985：68-72）  
 
六０年代，革命的年代。1963年，當時為菲律賓大學學生的Jose Ma. Sison 等 人合編了一份刊物《進步評論》（Progressive Review），反應年輕一代的激進思 想。1964年11月，一個新的青年運動團體成立，名為「民族主義青年」（Kabataang Makabayan，KM，Nationalist Youth），Sison 為它的全國主席。1967年，Sison 發表《為民族民主而鬥爭》（Struggle for National Democracy），被認為是關於民 族民主的第一份理論性文件。同年，共產黨員Sison被任命起草一個黨的歷史 和現階段政治的分析，以便指導未來的政策，他卻對當時領導班子的政策提出 許多批判。（這份文件後來被新菲共採用作為建黨聲明，題為〈改正錯誤與黨的 重建〉〔Rectify Errors and Rebuild the Party〕。）4月，黨的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 上，Sison和他的追隨者被驅逐出黨。Sison派立刻組成他們自己的臨時政治局， 並於五一發行他們第一個公報，讚揚中國文化大革命，譴責劉少奇與蘇聯，並 把舊黨中央的領導班子描述為現代修正主義在菲律賓的擁護者。1968年12月26 日（這一天是毛澤東的生日），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新菲共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CPP）正式成立（筆者按：以下行文中提 到的菲共，除非有特別說明，否則都是指這個新菲共）。他們稱這次會議為黨的 重建會議，Sison成為重建後的黨主席。（本段參考鄭1985a：90）  
 
1969年3月29日，一個原來人民解放軍的軍官，自稱Commander Dante的 Bernabe Buscayno與菲共合作，建立了「新人民軍」（New People's Army，NPA）。 1970年1月，新菲共首度發動大規模示威活動，抗議馬可仕在選舉中作弊，30 日，數千名工人、學生、教會人士等聚集攻擊總統府，與警察在馬尼拉街頭戰 鬥了整整一夜，這年春天的一連串騷動後來被稱為「第一季的風暴」（First Quarter Storm）。也就在這一年，署名Amado Guerrero（即Sison，這個筆名的 意思好像是「游擊戰士」）的《菲律賓社會與革命》（Philippine Society and Revolution，PSR）出版，為黨的基本文件，其中清楚標示出菲律賓的半封建半 殖民性質，把菲律賓人民的基本問題指向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 1972年7月，菲律賓政府查獲一艘走私進口武器的船隻，9月21日，馬可仕宣 布戒嚴。  
 
一個黨除了軍隊，還必須要有統一戰線，才能夠做寬廣的聯合，進而孤立與 摧毀反動勢力。早在老菲共時期就已開始建立統一戰線的嘗試，但都比較薄弱， 到了新菲共時代，就有了現在的「民族民主陣線」（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NDF）。1971年，籌備會成立，1973年4月，NDF正式成立，成員包括工人、 青年、教師、婦女、教會人士、作家及藝術家等各社會部門團體。  
 
1974年，Amado Guerrero又發表〈我們人民戰爭的特殊性〉（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Our People's War），對於黨和軍隊的策略提供了一個陳述：「在 一個像菲律賓這樣小而零碎的國家，中央領導中心將自己藏匿在一個有限的地 區，是非常不智的，……也因此招致了敵人的兵力集中在那裡。」因此，黨應 該努力建立游擊陣線「首先在幾個主要的島上，然後逐漸發展至其他島嶼。」 根據這個計畫，一個游擊陣線，將包圍鄰接的幾個城鎮和鄉村，並且要擁有一 個黨的機關報、一個新人民軍部隊和一個群眾的組織網。這個國家先天上地形 零散又文化語言互異，所以每個游擊隊陣線應該盡可能的自給自足。黨中央委 員會的角色只是擬定一般政策和指導方針，各游擊基地享有很大的自主權，Sison 稱此種領導方式為「集中領導與分散行動」（centralized leadership and decentralized operations）。（本段參考鄭1985b：53-54）  
 
1977年秋天至冬天，Sison及若干CPP-NPA-NDF重要幹部被菲政府逮捕。有 些人甚至被判死刑，但馬可仕政權遲遲不敢執行，怕激起更多的反抗。  
 
二、BAYAN  
 
在菲共之後接著談BAYAN，一定會讓人聯想到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事實上， 不管在菲律賓國內或國外，對於兩者間關係的疑問似乎也不斷。據我所知， BAYAN一直否認與菲共有組織上的隸屬關係，或許有BAYAN成員同時是黨員， 但那都是以個人身份加入。BAYAN「遠南民答那峨分部」（Far Southern Mindanao）秘書長給筆者我的回答或許可視為一個範例：「BAYAN跟NDF在 組織上是不同的，BAYAN有自己的加盟團體（KMP、KMU……），NDF也有 NDF自己的加盟團體。我們互相敬仰對方，因為我們的目標都是民族民主 （national democracy），但是我們採取的策略不同，菲共的方式是武裝鬥爭（armed struggle），BAYAN的方式是人民群眾組織的鬥爭（people's organization's struggle）。」但不用諱言的是，兩者至少在對於菲律賓社會性質的分析上是接 近的。（BAYAN也會用parliamentary這個詞來形容他們的鬥爭方式，有點不好 翻譯，從字面上來看是指「議會路線」，但似乎容易引起誤會，因為BAYAN系 統對選舉並不熱中，甚至相當多次杯葛選舉，我個人覺得這個詞主要是表達其 相對於菲共武裝鬥爭的合法鬥爭路線。當然，「合法」，又是一個容易引起誤會 的詞……，比如說，KMU的勞教課程中當然也包括勞工法令，但實際行動絕對 不會只侷限在現有法令的框架下，常是突破法令規範的。）  
 
BAYAN（Bagong Alyansang Makabayan，New Patriotic Alliance，新愛國聯盟） 有一個饒富第三世界左翼反帝民族主義色彩的名字。據我自己的理解，bayan 這個詞近似英文中的nation，有人民、民族、國家之類的意思，在菲律賓日常 生活中被使用的頻率非常高，比如說，在吃飯時人家可能會指著餐桌上一道魚， 告訴你那是他們的bayan，意思是說那是在菲律賓一般民眾最常吃、或最有代 表性的魚。  
 
在BAYAN自己的網頁上，他們把自己的成立背景追溯自60年代中期開始興 起的民族民主運動（我前面大略有提到過這些運動），1972年後戒嚴令下的軍 事獨裁使得運動持續成長，1983年Benigno Aquino,Jr.的暗殺事件激起更多的抗 議活動，其中的核心角色也是民族民主運動。  
 
1985年五一，BAYAN正式成立，第一任主席是有民族主義意識的前參議員 Lorenzo Tanada，他們尊稱他為菲律賓政壇的Grand Old Man。BAYAN是一個 全國性的跨部門聯盟（multi-sectoral alliance），它的加盟團體來自社會各部門領 域，根據目前網頁上的資料，包括工人（KMU）、農民（KMP）、青年／學生（LFS 及SCMP）、婦女（GABRIELA、KMK、SAMAKANA及AMIHAN）、衛生（HEAD）、 人權（EMJP）、教育（ACT）、漁民（PAMALAKAYA）、科學家（STEP）、教會 （PCPR）、文化（BUGKOS）及原住民（KAMP）團體（現在似乎還有男同性 戀團體PRO-GAY）。在他們自己的說法裡，BAYAN是一個作為政治集中中心 的傘（umbrella），整合協調各個部門間的事務。除了全國性的（BAYAN national） 辦公室之外，在全國各個區域還有分部辦公室（BAYAN regional），做為區域中 各部門的協調工作。我的實習團體AGD，其實就是BAYAN的「遠南民答那峨 分部」。  
 
以下，我就要轉進勞工部門，因為那是我個人比較投身其中，也是手上比較 有參考資料的部分。  
 
三、KMU  
 
（關於KMU及以下其他部分，筆者我這裡的參考資料非常依賴Scipes那本 書，以下如未特別註明出處，而只標頁碼的，即是指取材自那本書。）  
 
KMU（Kilusang Mayo Uno，May First Movement，五一工聯）的加盟組織可 以分為垂直的與水平的兩種：垂直的是指各種產業的工會聯合會（federation）； 水平的是指針對某些特殊議題的聯盟（alliance），譬如KMK（Kilusan ng Manggagagawang Kababaihan，Movement of Women Workers）是女性勞工的組 織、AMBA-BALA（Alyansa Manggagawa sa Bataan，Battan Alliance of Labor Associations）是Battan加工出口區的勞工組織。（pp.11-14）這樣的加盟形式有 其歷史背景，也有一些是因應政治上的考慮，比如KMU其實是一個在若干全 國性聯合之上的更高聯合，如此，即使其中任何一個聯合遭到破壞，對整個組 織來說，其損傷都不至於太嚴重。  
 
更值得一提的是KMU自己人會說它是個labor center，這個意涵當然不在一 般NGO勞工服務中心那種層次，在筆者我自己的理解中，它早已脫離一般全 國性聯合的總工會形式，它其實是一個勞工的政治集結中心。  
 
所以它的基本原則是純正的（genuine）、戰鬥性的（militant）及民族主義的 （nationalist）工會運動。純正的，是指它的成員會被通知所有的資訊，並且決 策是由成員來決定；戰鬥性的，是指即使在有生命危險的情形下，也永遠不會 背棄工人階級的利益；民族主義的，是指菲律賓的財富屬於全體菲律賓人民， 而且國家主權不能有所妥協，所以KMU反對美軍基地的建立。（pp9-10）  
 
關於KMU的勞教課程，Scipes提到它的總稱叫做「純正的工會運動」（genuine trade unionism，GTU），包括PAMA、GTU及KPD三種：PAMA是一天的介紹 性課程，內容從工會運作的實務到政治經濟的分析，在其中，帝國主義的觀念 隨時貫串著；GTU是三天的課程，主要在討論與分析何謂純正的工會運動或「閹 雞的」（yellow）工會運動，以及菲律賓工人運動史等；KPD是從GTU分出來 的，是關於民族民主的課程，論及與其他社會部門的合作。KMU的每一個加盟 團體都有勞教部門。（pp14-15）據我所知，常見的課程內容還有PSR（菲律賓 社會與革命：從半封建半殖民的分析指向其基本問題來自帝國主義、封建主義 與官僚資本主義，而其解放之道即為民族民主）及WPP（Wage, Price and Profit， 工資、價格與利潤：簡單的政治經濟學）等。  
 
KMU的加盟團體都是工人的群眾組織，但有一些共同合作的團體，如EILER （Ecumenical Institute for Lab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是一個教會成立的勞 工教育研究中心，上述的勞教課程，很多都是在EILER中發展出來的；還有 IOHSAD（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Development），專注在勞工 安全衛生議題。  
 
除了KMU之外，根據Scipes的資料，菲律賓還有四個其他的全國性勞工聯 合集團（目前最新的狀況可能達十個之多）：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WFTU，前蘇聯的蘇維埃系統）、Federation of Free Workers（FFW）、Lakas Manggagawa Labor Center（LMLC）及Trade Union Congress of the Philippines （TUCP）。根據KMU的標準，第一個在政治上是進步的（progressive），第二 及第三個是中間溫和派（moderates），最後一個是保守的（conservative）。（p8）  
 
關於KMU的歷史，其脈絡可追溯至1890年代，在馬尼拉成立的一些戰鬥性 反帝工會。二戰後的戰鬥性勞工組織，則有被認為與老菲共關係密切的CLO （Congress of Labor Organizations，1951年被菲政府查禁）。1972年9月，馬可 仕宣布戒嚴，重要產業的罷工被視為非法。1951年至1975年之間，工會為生 存而掙扎，發生的大致是經濟上的鬥爭。（pp.23-24）  
 
1975年，馬可仕扶持成立閹雞的TUCP（Trade Union Congress of the Philippines），它是馬可仕時代唯一獲得合法地位的全國性聯合，後來還接受美 國勞聯—產聯（AFL-CIO）的經濟支持，以從事反對KMU的活動。也就在這 一年10月24日，La Tondena造酒廠發生了影響深遠的罷工事件，歷經44小時 的罷工之後，雇主被迫讓步。因為這個事件，馬可仕下令所有罷工均為非法， 但從1975年11月到1976年1月，光是在大馬尼拉地區，就有25場罷工，共 四萬名勞工參與。1976年6月的前兩個星期，在20個公司中發生罷工，全部 是重要產業，共一萬七千名勞工參與。（pp.23-25）  
 
1980年五一，KMU正式成立。1982年8月，馬可仕對KMU發動攻擊，總 共逮捕了約一百名KMU重要幹部，可是KMU在組織上仍然持續成長。1983 年8月21日，頗富人望但流亡國外，馬可仕的政敵前參議員班尼格諾‧艾奎諾 （Benigno Aquino,Jr.，菲人似乎喜歡暱稱他Ninoy，現在菲律賓一百披索的鈔票 上即是他的肖像。他原本打算在1972年的總統大選中即出馬挑戰馬可仕，對後 者產生不小威脅，但馬可仕宣佈戒嚴取消大選，並把艾奎諾等一干政敵逮捕入 獄。）回國時在機場被暗殺（後來馬尼拉國際機場便改稱艾奎諾國際機場），全 國各地開始發生抗議活動。  
 
1984年10月，BAYAN系統主導的第一個welga ng bayan（people's strike） 在民答那峨的Davao City（納卯市）舉行。它有些類似西方工業國家的總罷工 （general strike），但不只是罷工、包括罷市，且因為jeepney及tricycle等一般 民眾的大眾運輸也罷工，所以交通陷於癱瘓，民眾還會在路上阻止私人車輛的 通行，或加入罷工糾察線。（p17）  
 
1985年11月，迫於群眾抗議活動的壓力，馬可仕宣布將在三個月之內舉行 總統大選，他的對手是代亡夫出征的柯拉蓉‧艾奎諾（Corazon Aquino，她的 支持者暱稱她為Cory）。KMU全國理事會經過激烈辯論之後，投票決定杯葛大 選；1986年1月，在艾奎諾拒絕採納BAYAN的十五點綱領之後，BAYAN跟 進杯葛大選。2月7日投票，馬可仕做票企圖維持政權。中旬，KMU主席Rolando Olalia威脅馬可仕如不交出政權，將在26日發動全國總罷工；馬可仕的老班底 國防部長安利爾（Juan Ponce Enrile）及參謀總長羅慕斯（Fidel V. Ramos）陣前 倒戈支持艾奎諾，樞機主教紀辛（Jaime Cardinal Sin）呼籲民眾上街保衛新政 權的確立。25日艾奎諾就職總統，馬可仕在美國安排下隨即流亡夏威夷。（這 次事件，後來一般稱為「人民力量」〔People's Power〕或‘EDSA Revolution’： EDSA〔Epifanio de los Santos Avenue〕是大馬尼拉市區一條重要的幹道，經過 馬尼拉的中心金融區馬卡提〔Makati〕，通向安利爾與羅慕斯當時駐紮的軍事基 地，菲律賓民眾就是聚集在這條大街上保衛新政權。不過對毛派來說這算不上 什麼革命，而傾向使用EDSA Uprising來稱呼它。）  
 
四、艾奎諾政權  
 
　艾奎諾上台之初進行了若干改革，例如釋放Sison 及Bernabe Buscayno等在 內的政治犯、取消在Bataan加工出口區的興建核電廠計劃，並在內閣中延攬若 干知名人權份子，包括KMU所支持的律師作為勞工部長，內閣還討論土地改 革計劃、選擇性拒還外債、取消勞動惡法等，而最重要的，就是與CPP-NPA-NDF 展開談判。  
 
在這年的三月間，KMU對艾奎諾政權的態度是「批判地支持」（critically support）。五一前，艾奎諾向各個勞工團體要求六個月的罷工休兵期，以吸引外 資，因為沒有對雇主作相對的拘束，所以KMU拒絕了，但KMU推出「最大程 度的自制」（maximum restraint）政策，意思是說，在發動罷工前會窮盡一切可 以達到訴求的方式，以表示對這個人民力量支持的新政權之善意回應（pp44- 45）。五一，艾奎諾在三十萬勞工面前發表勞動節演說，宣示她的政府會尊重ILO 的保障勞工團結權條款，並將廢除馬可仕時代資方管理人員可開除罷工者的法 令。  
 
　六月，艾奎諾指定制憲委員會名單，開始準備起草新憲法。KMU提出三點新 憲訴求：1.建立一個自立的經濟，以保衛國家財產免於受外資的剝削，這表示 實施民族工業化、真正的土地改革及基本工業的國有化等政策，而且必須和減 少失業問題一起考量；2.建立一個不受控制的外交政策，停止一切因征服而引 起的戰爭，並與所有國家發展互利的關係；3.實施真正的國家安全體系，去除 一切因為美軍基地所引起的戰爭及核武威脅。除了這些長程的訴求之外，KMU 還提出十五點保障勞工權益的立即要求。（pp45-46）  
 
為了因應將在1987年5月舉行的國會選舉，BAYAN系統和一些進步團體（包 括若干菲共高階份子，譬如Sison）在8月成立了「人民黨」（People's Party，Partido ng Bayan，PnB ），KMU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為KMU主席Rolando Olalia 被選為黨全國執行會議的主席，當時的KMU秘書長Crispin Beltran被選為黨的 副主席。  
 
　也就在這個時候，左翼人民勢力與右翼軍人政客勢力間的緊張關係已成緊繃 狀態。十一月，BAYAN與KMU似乎揭發了一樁國防部長安利爾企圖發動軍事 政變的陰謀。11月13日，Olalia與他的司機被分解的屍體被發現，死前明顯受 到凌虐。二萬五千名群眾自發地聚集在安利爾駐紮的軍事基地外抗議，不過最 盛大的，還是20日的葬禮遊行，持續十二小時，總共將近一百萬人參與：  
 
　就像《馬尼拉紀事》所描述的，Olalia的送葬者大部分「都有被太陽曬的 發黑的皮膚，身上穿著maong，腳下是涼鞋或拖鞋，這和支持艾奎諾的場合 中那些穿著合身黃色T恤的中上階級形象實是大異其趣。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沒有政治人物參與。」  
 
　數十萬計的民眾在路旁提供參與遊行者飲料，並從窗戶灑下碎紙或懸掛紅 色及黑色的衣服作為旗幟。  
 
　沿路大部分辦公室、商店及銀行已經關閉，雇主跟著員工一起在人行道上 表示哀悼，也有人舉起海報或點亮蠟燭。許多辦公室及銀行雇員走出辦公室 表示同情罷工。（這則報導轉引自pp47-48）  
 
稍後，KMU還發動全國性的welga ng bayan，因為時間的匆促，而且要避免新 政權的全面崩潰，這次動員是有侷限的，不過其成績仍然顯著。這次的welga ng bayan一方面是譴責Ka Lando（即Rolando Olalia）的遭到謀殺，一方面也是在 支持艾奎諾政權不要受右翼軍方勢力的威脅。（p48）  
 
　艾奎諾終於開除了安利爾的國防部長職務，但這裡牽涉到她與羅慕斯的交易， 以羅慕斯來取代安利爾，讓羅慕斯獨占軍政大權。這使得我們必須回頭，稍微 談一下艾奎諾政權的本質。  
 
　艾奎諾基本上沒有自己的政治班底，她能夠上台靠的是反對馬可仕專制獨裁 的人民運動所累積下來的能量，但她個人是保守的，而左翼人民運動也還沒有 強大到足以翻轉整個體制的程度，所以這個新政權的社會基礎，並不是建立在 有組織的政治集團或群眾團體之上。這可以從她的內閣組成份子上看出來：因 為是靠人民力量才得以上台，背負了相當沉重的群眾期許，所以有一些進步人 士；但當初也有安利爾與羅慕斯的倒戈相助（他們倆人均獲留任），加上她自己 的出身背景（她的娘家許範戈家族〔Cojuangco，好像也有人翻譯成許寰哥〕及 夫家艾奎諾家族都是菲律賓著名的大地主家族），使得新政權無法切斷與舊政治 勢力的關係。軍方勢力與保守政客如副總統勞瑞爾（Salvador Laurel）等人連成 一氣，在內閣中與進步勢力作對，他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新政權與菲共的和 平談判。  
 
　我們在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中可以看到這樣的例子，一個在專制獨裁的政權之 後，受人民群眾深切期許而相對進步的新政權上台，隨即受到來自左右兩邊的 壓力，左翼要求更大幅度的改革，右翼威脅不能損及他們的既有利益。這時， 如果新政權的基礎不是建立在左翼的群眾組織上，或左翼勢力強大到得以掌控 局面，那這個與舊勢力關係不乾不淨的新政權就會倒向與右翼及軍隊合作，回 過頭來鎮壓當初賴以建立政權的人民群眾。  
 
　艾奎諾政權正是這樣一個例子。  
 
　從一開始在她的內閣中，除了保守政客的問題之外，財經官員都主張自由市 場及國營事業私有化，反對拒還外債及修改勞動惡法。又因為她上台之前連續 兩年的經濟衰退，她的政府向IMF及World Bank借了更多的錢，以試圖促進 經濟復甦。1986年5月，她取消原本應該舉行的地方選舉，直接任命地方官員， 結果很多人選其實不得不聽從地方頭人的意見；6月的指定制憲委員，再一次 充斥舊政客。而她在勞動節演說上的宣示，亦始終沒有兌現。（pp41-43）  
 
　當然我們不能忽略她也承受來自軍方的壓力，艾奎諾在位期間，總共發生七 次不成功的軍事政變，在安利爾下台之前就已發生過數次，大約都是支持馬可 仕的勢力，也沒有造成太大的威脅（不過好笑的是，其中一次叛軍棄械後所受 的處罰，僅僅是30個伏地挺身而已）。七次中最有名的一次，是安利爾下台後 其舊部屬洪納山（Gregorio Honasan）在1987年發動的八二八兵變。這顯示她 在軍方那邊的支持並不穩固，軍中右翼又在這過程中趁機成立「軍中改革運動」 （Reform the Armed Forces Movement）以勒索更多利益，終於使得艾奎諾政權 與羅慕斯交易以排除安利爾勢力，並撤換內閣中的進步份子，造成日後軍方在 艾奎諾政權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甚至大過馬可仕時代，連帶引發民間的右 翼武裝團體益發猖獗，其中氣焰最囂張的，就是軍方扶持成立的民兵團Alsa Masa （Masses Arise）：1986年12月10日，Alsa Masa在Davao City攻擊參加世界 人權日遊行的民眾，造成1人死亡17人受傷，軍方不但縱容他們，甚至試圖逮 捕遊行者。Alsa Masa因此一戰成名。  
 
　12月20至22日，KMU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Crispin Beltran接任 Olalia所遺留下的主席職位（他到現在仍然擔任主席），會中還決定取消「最大 程度的自制」政策，並反對新憲草案。KMU稍後採取反對艾奎諾政權的態度。 新憲草案已在十月公佈，不脫舊的政治格局，其中沒有處理土地改革，試圖把 問題丟給國會，引起KMP主導的農民抗議：10月21日第一波動員二萬五千人 遊行到馬尼拉，艾奎諾表示太累了無法見他們；第二波在1987年1月22日， 一萬三千名農民及其他抗議者聚集在通往總統府的Mendiola Bridge上，遭到軍 隊開火攻擊，19死超過一百名受傷。1月31日，Bataan加工出口區的工人罷工 表達對Mendiola事件的抗議，軍隊又開火，2死34傷。2月2日，新憲的公民 複決以大約75%的同意通過。  
 
　升高的右翼暴力牽動艾奎諾政權與菲共的談判。談判早在1986年6月即已開 始，雙方談談停停終於在同年11月25日簽訂為期六十天的停火協定，從12月 10日開始生效。然而Mendiola事件對後續談判投下重大變數，數名代表菲政府 的談判代表認為艾奎諾政權應該為屠殺事件負全部責任，宣佈辭去職務，菲共 也拒絕再往下談，六十天一到，停火協定隨即化為烏有。艾奎諾轉趨強硬，宣 示對菲共的「全面性戰爭」（Total War）政策。  
 
有一些資料顯示，美國開始大力介入菲政府對付左翼份子的行動，他們採取 的是「低強度衝突」（Low Intensity Conflict）的策略，用民兵團或其他民間右翼 武裝團體來對付左翼份子。1987年9月出版的一本小冊子指出，菲律賓全國各 地已經有118個可以辨認的這類團體。根據教會的工會與人權委員會的資料， 從1986年3月到1987年4月，有23個工人在罷工糾察線上被殺、20個被salvaged 以及8個被謀殺，總共51人死亡，這段時間內在罷工線上被殺的工人數目，甚 至大於從1972年9月戒嚴令公佈到1984年底這超過12年期間的總和；1987年 間，有9個工人被salvaged，6個工人被謀殺，這些數字到1988年增加為31及 11；1989年，24個被salvaged，607個被逮捕，452個被襲擊；1990年的前三個 月，4個被salvaged，110個被拘留，489個被襲擊，另外16個受傷。在這段期 間，因為艾奎諾政權的政策，菲律賓經濟也越來越依賴以美國為首的IMF及World Bank。（本段參考pp54-69）  
 
　1987年5月11日國會改選，PnB組成「新政治聯盟」（Alliance for New Politics， ANP）推出七名候選人，包括KMU及KMP的主席、NPA的建立者Bernabe Buscayno、NDF的代表、婦女運動領袖等，角逐總共24個名額的參議員選舉： 以及若干眾議員候選人。選前評估在參議員部分，由KMU及KMP推出的候選 人因為有群眾基礎，所以有當選的可能性，但結果是全軍覆沒，在總共89個候 選人中，「新政治聯盟」沒有任何人擠進前五十；眾議員也只當選兩名。1992 年國會改選，PnB只推出少數眾議員候選人，及一些地方選舉。  
 
　1987年8月間，艾奎諾政府宣佈汽油價格每公升調升8角錢（當時1美元約 等於20元菲律賓披索），17日，KMU旗下由jeepney司機組成的PISTON發動 罷工，據媒體報導在大馬尼拉地區獲得80-95%的成功，艾奎諾把調漲幅度從8 角降為3角，但拒絕不調價；26日，BAYAN發動第一次全國規模的welga ng bayan，抗議油價調升，癱瘓了95%以上的交通，馬尼拉及其他十個主要城市及 省份的活動被迫停止，這次的動員還跨越了階級界線，60-65%的公務員支持罷 工，菲律賓長途電話公司（Philippine Long Distance Telephone Company，PLDT） 及菲航（Philippine Airlines）停止作業，連閹雞的TUCP都鼓勵會員留在家裡不 要上工。  
 
　隨即，洪納山發動八二八兵變，其效應是艾奎諾進一步向右翼靠攏。9月19 日，BAYAN秘書長被謀殺，在其後的六個月內，總共有43個BAYAN的成員 被殺害。至此，菲律賓左翼已經認定艾奎諾政權，甚至包括她本人，已經是左 翼共同的敵人！！（pp62-63）  
 
10月12日，KMU發動第一次的全國總罷工，要求每日最低工資10披索的 調升，光是在第一天，就有超過四百家公司的六十萬勞工參與，其中有些並不 是KMU的會員，國會隨即把每日最低工資從54調整到64披索。艾奎諾開始 對勞工運動展開攻擊，10月20日，她在參加一場與資本家的聚會前發表演說， 命令所有罷工工人回去工作、取消罷工糾察線，在她的演說結束之前，大馬尼 拉地區的軍警已開始出動破壞各地的罷工線。她的演說表明，她已經把「全面 性戰爭」政策延伸到對付工運。（p63）  
 
1988年6月，「土地改革法案」（Comprehensive Agrarian Reform Act）實施， 75%的土地被豁免在適用範圍外。11月21日，PISTON發動三天的罷工，幾乎 把馬尼拉整個癱瘓，菲政府把每趟車費降低2角5分，使司機收入減少四分之 一，但拒絕民生物品的降價，並逮捕PISTON的主席，罪名是煽動暴亂；不過 稍後艾奎諾還是降低了若干民生物品的價格。1989年5月23日，KMU發動全 國總罷工要求每日最低工資調升30披索，以因應不斷飛漲的物價，最後菲政府 調升25披索。受到五月大罷工成功的啟發，六月一萬名公務員罷工要求加薪； 七月十八萬五千名公立學校教師罷工同樣要求加薪，都獲得相當程度的成功。  
 
　不過1989年夏天有一件事影響到KMU的聲望：6月12日，KMU發出一份 聲明，支持中國政府鎮壓六四天安門的抗議群眾，不少加盟團體及國際友人以 私下管道質疑這項決定，主席Beltran稍後解釋，全國執委會曾要修改那份聲明， 但文宣部門沒有照作（有些人因此而遭撤職）；大家對那份聲明的反應使得KMU 領導群感到意外，7月26日，全國執委會發表新聲明取代舊的，特別譴責工人、 學生及軍人所受到的死傷。1990年5月，KMU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全 國執委會表示要對舊聲明負起責任，大會接受了，並決議新聲明為KMU的正 式立場，Beltran並獲選續任主席。（p68,190）  
 
　經過1989年五月大罷工之後，民生物資如油價等繼續醞釀上漲，BAYAN等 揚言再度發動welga ng bayan，就在發動之前，12月1至9日，軍方右翼搶先 再次企圖奪取政權，這次軍事政變，雖不若八二八兵變般影響重大，卻似乎是 最嚴重的一次，甚至美軍出動戰鬥機在馬尼拉上空盤旋並轟炸叛軍盤據地點。 此次兵變之後，或許是為了進一步擴大社會基礎，BAYAN結合其他總共超過二 百個團體，組成「人民委員會」（People's Caucus）。  
 
1990年9月，美軍在菲律賓的基地（尤其是指蘇比克灣〔Subic Bay〕海軍基 地及克拉克〔Clark〕空軍基地）租約到期，菲律賓參議院必須要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才能續約，表決結果只有約半數同意，美軍必須撤出菲律賓。（後來在羅慕 斯當總統的期間，允許美軍可以使用菲律賓的軍事設施；艾斯特拉達〔Joseph Estrada〕當選總統之後，1999年4月，菲參議院正式通過與美國的「軍事訪問 協定」〔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VFA〕，美軍在菲律賓境內的活動正式復活。）  
 
10月19日，「人民委員會」舉行「人民的經濟國是會議」（People's Economic Summit），要求政府回應訴求，21日，KMU提出折衷方案，只要國會調降油價、 回絕IMF關於進口自由化的要求並暫還外債，KMU可以收回調整工資的要求， 國會沒有答應。22日，「人民委員會」宣佈將在兩天後發動welga ng bayan，這 一天，一個反對罷工的非KMU工會幹部被謀殺，顯然是菲共的都市游擊戰單 位Alex Boncayao Brigade（ABB）下的手。24日，welga ng bayan如期舉行，其 動員的規模似乎是1986年人民力量以來的最高峰，但ABB在各地焚毀巴士的 行動給軍警干預的藉口，並造成左翼內部的爭論，KMU主席Beltran批評焚毀 巴士的行動，他的批評卻也受到其他人的批評，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左翼大聯盟 陷於危機，再加上1993年由菲共延伸至運動圈的分裂，人民運動的規模至今似 乎一直未能恢復到當時的高峰。（P210-212）  
 
　1992年5月，總統改選，因為1987年的新憲規定總統不得連任、正副總統 分開競選且採一次投票相對多數決制，在七個人角逐的情形下，羅慕斯僅以 23.58%的得票率當選，屬於另一黨派的前電影明星艾斯特拉達（他在1998年競 選總統成功）當選副總統，得票率比總統高。羅慕斯任內提出了「菲律賓中程 發展計劃」（Medium Term Philippine Development Program，就是一般為人所知的 ‘Philippines 2000’），宣稱要在公元兩千年前把菲律賓變成一個新興工業化國 家（NIC =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y），其計畫內容不脫把菲律賓經濟更進一 步推向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世界市場。前面提到，事實上，從艾奎諾當政時代開 始，菲律賓政府的經濟政策便是不斷加深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掛勾，如此的 自由化、去管制化及私有化效應，便是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及實質工資不斷下 降等等，所以前面亦不斷提到，此階段以來KMU的全國性經濟訴求，集中在 控制民生物價與油價，及基本工資調漲等。  
 
在教會團體的穿針引線之下，羅慕斯當政時也與NDF展開若干談判，1992 年9月1日在海牙（Hague）與1994年6月14日在Breukelen分別發布有會談 聲明，在此基礎上，雙方似乎在1997年10月簽署了一份“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of the Philippines”，但在簽署前（8月5日）發布的一份新聞 稿中提到另兩份協定，此兩份協定的結果及雙方接下來是否有進行其他談判， 則不得而知。  
 
五、RA／RJ的分裂  
 
艾奎諾政權的上台對菲律賓左翼造成不小的衝擊。如前所述，本來BAYAN 系統是杯葛選舉的，而且杯葛的造勢活動相當成功，選舉前幾天，兩支分別從 中呂宋及南呂宋出發的長征隊伍在馬尼拉著名的遊行集會地Liwasang Bonifacio （Plaza Bonifacio，在郵政總局前面）會合，估計有四萬人，群眾降下廣場上的 菲律賓國旗，並升上BAYAN的旗幟（p35）。  
 
但似乎在群眾發現艾奎諾真有可能把馬可仕拉下馬時，情勢急轉直下，造成 所謂的EDSA Revolution。菲律賓左翼的領導人們似乎沒預料到有這種的結果， 事後有人責怪領導中心輕率決定杯葛選舉，錯失領導群眾進一步取得進步成果 的機會；艾奎諾政權的上台也使某些人認為都市部門的群眾民氣可用，造成日 後在運動策略上的一些爭議，像在1990年10月welga ng bayan時的爭論便是 其中一個明顯例子，傾向都市暴動的路線被批評者為冒進主義。另一個問題是 菲律賓左翼喜歡用US-Marcos（或US-Estrada等等） Regime來形容自己國家 的政權，但當艾奎諾上台之後，這樣的說法說服力便減低，因為她相當程度是 受到人民擁護的，雖然背後仍是由美國撐腰；以往美軍基地是美帝統治菲律賓 的最具體象徵，但當美軍基地一度撤出菲國後，對一般民眾來說美帝的形象似 乎也模糊了起來。或許在相當程度上，菲國左翼以往較缺乏著力於提供群眾一 個替代性方案，告訴群眾一個民族民主社會的具體內容與樣貌。國際情勢亦在 轉變，「蘇東波」及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都讓人感覺有重新檢視運動策略的壓 力。  
 
菲共內部的路線辯論浮上檯面。黨員Nathan F. Quimpo以Omar Tupaz的筆名 發表‘Toward a Revolutionary Strategy of the 90s’（這篇文章於1992年末公開 發表於一份期刊，實際的流傳更早），對Sison以中國革命為模型而側重於農村 武裝鬥爭的「延長的人民戰爭」（prolonged people's war）長程策略提出質疑， 主張越南的經驗是更可行的，政治鬥爭應該與武裝鬥爭並行發展，因此，都市 部門的群眾起義是值得鼓勵的，這也有助於縮短整個革命的進程（p224）。我想 這派人馬會拿EDSA Revolution來當成一個好例證。  
 
1991年12月，Sison以Armando Liwanag的筆名發表著名的‘Reaffirm Our Basic Principles and Rectify Errors’（〈再確認我們的原則並改正錯誤〉，這篇文 章同樣在1992年末公開發表於另一份期刊，並在菲共中央委員會中通過，成為 黨的官方立場），重申對於菲律賓社會的分析及其相對應的革命策略，把反對者 形容為現代的修正主義者。由此，兩方人馬遂被稱為the RJs（reject，「拒絕派」） 與the RAs（reaffirm，「確認派」）。另外還有一股最小的第三勢力，有人稱之為 rejoice，他們後來成立了自己的跨部門聯盟叫Siglaya(Siglo ng Paglaya)，意識型 態近似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根據Scipes自己的猜想，這股第三勢力大多來自 1986年以後迅速膨脹的NGO部門（p287，我想這裡提NGO應是指相對於PO 〔people's organization，群眾組織〕而言）。  
 
如果你有空，可以詳細去看‘Reaffirm Our Basic Principles and Rectify Errors’ 這一篇非常長的文章，在其中，Sison以黨內主流派的立場，詳細討論了菲共重 建後其內部在意見與行動上的歷史歧異，還定位了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中左派游 擊隊的鬥爭經驗，包括：越南、尼加拉瓜的桑定解放陣線(Sandinista)及若干非 洲國家等。  
 
綜合來說，我覺得RA與RJ的意識型態差異，可從其對社會分析的不同談起： RA認為菲律賓還是一個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所以行動主體在於工農聯盟， 應以農村部門的武裝鬥爭為重點，以長時程拖垮帝國主義的買辦政權；RJ則認 為雖然菲律賓經濟仍處在於缺乏民族工業的依賴發展，但基本上已經是半資本 主義(semi-capitalism)，所以重心應移到都市部門的工人群眾，加強政治鬥爭。 RJ這種強調都市部門，並反對毛派兩階段革命論（新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 的想法，被Sison批為冒險主義(adventurism)與修正主義(revisionism)。  
 
但從其他一些資料看起來，兩者的漸行漸遠也不盡然因為意識型態因素，香 港先驅社翻譯的一篇訪談中，脫黨的托派提到黨內民主的問題，指責菲共從成 立後就未曾再開過黨員代表大會。Scipes也提到，在後來離開的那些人之中， 政治取向也是相當歧異的，有些人原本不想脫離黨中央，對民主集中制 (democratic centralism)亦無太大意見，只是要求換一群領導班子；有些人從根本 對民主集中制提出質疑；有些人則只是要求更多民主討論(p288)。  
 
1993中，菲共首都區及黎剎省(Manila-Rizal)的黨組織宣布脫離黨中央的指揮， 其他地方陸續有動作跟隨回應。根據先驅雙月刊上那篇訪談，部分離開的黨員 於1998年成立了革命工人黨及革命工人軍，並申請加入第四國際成為觀察員。 很快地，路線的辯論及分裂從菲共內部延伸到整個左翼運動圈。  
 
KMU內部的緊張也存在已久，主要是NCRR（National Capital Region and Rizal Province，首都區與黎剎省分部）與全國總會之間的問題，因為地理上的關係， 當要在首都地區舉辦活動時，常是由總會來主導，NCRR便遇到是否能有自主 權的問題。時間久了，NCRR內部也有不同意見，引發主席與副主席之間的衝 突。1993年8月，NEC（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全國執行委員會）決定 重組NCRR的領導群，NCRR的副主席Romeo "Romy" Castillo拒絕接受，並與 其支持者召開記者會宣布退出KMU，Castillo宣稱退出並沒有預謀，只是不滿 總會的決定。9月1日，NEC決定開除Castillo等人，並在稍後重組了NCRR。 （pp222-223, 227-228）  
 
9月7日，NFL(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bor)的NEC決議退出KMU；9月11 日，NAFLU(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bor Unions)跟進。但後來這兩個全國性聯 合會還是以原來的名稱留在KMU，只是有部分會員工會退出，並與整個退出的 UWP(United Workers of the Philippines)以及若干原本不屬KMU的工會，於1994 年3月19日合組NCLP(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 in the Philippines)這個 labor center。 1993年9月14日，Romeo "Romy" Castillo 與其追隨者成立BMP (Bukluran ng Manggagawa para sa Pagbabago, Unity of Workers for Change)這個 labor center，Castillo獲選為全國主席。（pp.228-230）與其說BMP是個labor center，還不如說它是個工人的political center，因為比如說KMU是BAYAN這 個跨部門聯盟的勞工加盟部門，雖然KMU也常談政治議題，但政治議題大都 還是由BAYAN來做整個操盤，但BMP在意識型態上更強調革命應以工人為行 動主體（相對於工農聯盟），因此，一個labor center自然也要承擔作為political center的職責。BMP在1999年1月30日成立自己的政黨，叫做Partido ng Manggagawang Pilipino (PMP)。  
 
KMU分裂之時，曾有評論者稱KMU可能會消失，但他們還是努力爭取到大 多數人留下來。據KMU全國主席Crispin Beltran估計，大約有六成的會員仍然 留在KMU，其他四成脫離分別成立BMP及NCLP。至於分裂的原因，從一些 地方可以看出來是路線之爭，但據Scipes的訪談（他早在分裂之前就開始作關 於KMU的研究，所以跟分裂後三個labor center的領導人都有交情，也分別訪 談了三方人馬），很多退出的人還是提到內部民主的問題。  
 
六、結語  
 
最近幾年來陸陸續續聽到一些關於菲律賓左翼的事情，似乎有點神秘又有趣， 所以當我第一次有機會去參加他們的活動時，沒有太多考慮就過去了。接觸的 越多，就越覺得自己的不足。謝雪紅在《我的半生記》中自述，當年她要留學 蘇聯途經西伯利亞貝加爾湖，看見湖面的廣大，忽然感到世界的遼闊。是的， 這世界之廣大，非任何個人所能盡知。  
 
長久以來，台灣的知識份子，包括運動圈的知識份子組織者，當遇到困境時， 總只想到西方去取經，孰不知就在我們的鄰國，有如此波瀾壯闊的左翼人民運 動傳統，而且在相當程度上，是從自己第三世界的土壤上土生土長出來的。當 然你可以說我們的社會狀況不同，或者別人怎麼好是一回事、重點是在台灣要 怎麼作，沒錯，我們需要一些轉化的工作。我也無意獨尊菲律賓毛派，我想在 其他鄰國如日本及韓國等的社會運動，都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鏡的地方，而這些， 就是組織者的職責所在。所謂全球視野、在地行動。  
 
這篇文章，是我作為一個臭知識份子出身的組織者，所能夠做的一點點工作。  
 
這些是全世界左翼的共同資產，端賴我們如何去運用。  
 
七、其他補充  
 
 菲律賓從人文及地理上可劃分為呂宋、米賽亞（Visayas）及民答那峨三大 區域：呂宋除了指呂宋本島之外，還包括其南端附近的島嶼如Mindoro等， 與西南面狹長形的Palawan（巴拉望）；米賽亞是指在呂宋與民答那峨之間 的島群，主要有Panay、Negros（甘蔗的勝產地）、Cebu（宿霧，當初麥哲倫 登陸菲律賓的地方）、Bohol、Leyte及Samar等；民答那峨包括本島及其西 邊靠近婆羅州的Basilan、Sulu、Tawi-Tawi等小群島。菲律賓的族群與語言 複雜，最通行的方言是Tagalog，但各地情況不同，比如呂宋中部靠近山區 的碧瑤（Baguio）附近，其日常語言是英語，在米賽亞及民答那峨（很多人 從米賽亞移墾而來），則可能說Visayan或稱為Cebuano。因為地形破碎分散， 菲政府把相鄰的若干省劃為一個行政區（Region），中央部會在每個行政區 設有辦事處。但BAYAN系統之地方分部並不是依照官方的行政區範圍，他 們有他們自己的劃分方式。  
 
 可能有人會覺得奇怪，菲律賓人不都是南島民族嗎？哪裡來的原住民？在 菲律賓，就歷史上的考察，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指的是較少受西班 牙、基督宗教或回教文化影響的族群，他們維持相對自足的社區，保存若 干傳統的文化與習俗，例如土地共有制、團體的分工合作、部落的宗教及 民俗儀式、長老會議，以及熱帶燒墾遊耕等等，當然這些目前都已受到相 當程度的破壞。最著名的原住民區域或許是呂宋島中部、Baguio附近的 Cordillera地區，這裡似乎是除了民答那峨的回教自治區外，另一個民族自 治區，但自治程度不詳。民答那峨的原住民，通稱為Lumad。  
 
 根據筆者我自己在菲律賓期間看報紙的經驗，游擊隊與政府軍或警察之間 的開火非常頻繁，通常都不是大規模衝突，但可以用家常便飯來形容，至 少在《詢問報》上常有關於游擊隊的報導（當然，有些是軍隊為求戰功， 故意把一些人說成是游擊隊）。  
 
有一天《詢問報》用幾乎整版報導了一則特別消息：昨天下午有一名NDF 重要幹部在馬尼拉街頭出現，且被菲政府的特務人員盯上了，但NDF也不 是省油的燈，就在特務要驅車跟蹤時，那名幹部的座車後面出現了兩輛 jeepney，幫他掩護阻擋後面的跟蹤，就這樣這幾輛車在馬尼拉街頭一陣追逐 之後，那名NDF幹部的座車終於還是逃逸無蹤。我看完之後覺得好像看了 一個精彩刺激的諜報故事。  
 
至少在菲律賓的幾個主要島嶼上，都有游擊隊的蹤跡，他們潛伏活動的範圍 甚至到達大城市之中。主要是NPA，也有一些不隸屬於NPA的，比如Cordillera 地區有「Cordillera人民解放軍」（Cordiller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是從 NPA分裂出來的，是否和1993年菲共分裂有關則有待查證。  
 
Sison在菲共與艾奎諾政權的蜜月期結束之後便流亡荷蘭，現在NDF的國際 聯絡處也是設在荷蘭。他後來常用的頭銜是NDF的最高政治顧問(Chief Political Consultant)或Center for Social Studies的主席，他最近串連了歐洲一 些團體，發起組成International League of Peoples' Struggle (ILPS)，預定今年 12月要在德國召開第一次國際大會。  
 
 民答那峨則有回教的分離主義勢力。在菲律賓，習慣稱回教徒為莫洛 （Moro），菲律賓的回教徒大部分在民答那峨，但即使在民答那峨，回教徒 在人數上佔優勢的也僅集中在西部，尤其是三寶顏（Zamboanga）附近的省 份及其外海靠近婆羅州的的蘇祿島（Sulu）等。（三寶顏也有不少華人，前 年〔？〕過年前後發生一件非常轟動的事，有個台商的老母親〔或老阿媽〕 被綁架勒贖，就是發生在三寶顏市。）  
 
以往回教游擊隊大多由「莫洛民族解放陣線」（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MNLF）所領導，是Nur Ullaji Misuari（他和Sison是大學同學）於 1969年在馬來西亞所組成並任主席，菲政府自馬可仕時代即一直與其展開 談判，1976年12月23日，雙方在利比亞首都訂立「的黎波里協定」（Tripoli Agreement），菲南十三省自治，但後來馬可仕堅持必須經過公投同意，且因 非回教徒在人數上佔優勢，公投結果以97.93%的壓倒性數目反對自治，MNLF 不承認此結果。1978年原任副主席的Hashim Salamat脫離MNLF自組「莫 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MILF）。  
 
1996年9月2日，羅慕斯主政下的菲律賓政府與MNLF簽訂和平協議，設 立「菲南和平與發展理事會」（Southern Philippines Council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並於9日舉行「民答那峨回教自治區」（Autonomous Region for Muslim Mindanao，ARMM）選舉，Nur Ullaji Misuari當選自治區行政長官。 MILF則繼續武裝鬥爭。（關於回教分離主義者參考陳1997）  
 
今年五一我到菲律賓參加KMU的ISA時，剛好前一陣子Estrada對回教游 擊隊採取強硬政策，造成游擊隊的反彈，一個少數派系Abu Saayaf從馬來 西亞婆羅洲夾持西方觀光客人質到西民答那峨，MILF也夾持若干本地人質， 並與政府軍展開更全面性的對抗，在我停留的那幾天，每天報紙的頭條均是 人質危機與民答那峨的相關報導。在民答那峨，戰鬥與炸彈爆炸案頻傳，甚 至連機場都關閉了，如果我去年沒去實習，今年恐怕就去不成了。  
 
值得一提的是，因為MNLF已經接受現行回教自治區的架構，所以在自治 區內的治安武力，常是由以前的MNLF游擊隊員所改編而成的，如今其他 游擊勢力與政府發生衝突，這些前MNLF的游擊隊員就要負責鎮壓，昔日 的戰友兵戎相見、回教兄弟自相殘殺，真是悲劇一件。  
 
 另外一個可能讓人覺得疑問的問題，是當我提到菲律賓政府鎮壓人民抗議 活動時，我會用「軍方」這個詞，而非一般的「警察」。在菲律賓，市區的 秩序當然是由警察來維持，偏遠的鄉下或山上則有軍隊或民兵團，但至少 對當地的組織者而言，他們對人民運動的殘暴及其濫用武器的程度，並沒 有太大差別，而通稱他們military，一般最常指涉的是軍方(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AFP)及警察(Philippine National Police, PNP)，也包括若干特種部隊 與地方民兵團等。即使在市區的集會遊行場合，警察人手拿著一支步槍在 旁戒備的畫面悉鬆平常。  
 
八、進一步的訊息管道  
 
 CPP-NPA-NDF的網頁：www.geocities.com/~cpp-ndf。  
 
 BAYAN的網頁：www.bigfoot.com/~bayan-phils。  
 
 KMU的網頁：www.csi.com.ph/~kmuid。不過這個網頁有一段時間沒有更新 了。  
 
 ILPS的網頁：www.geocities.com/ilps2000/index.html。  
 
 IBON Foundation的網頁：www.ibon.org。IBON是一個研究機構，不過政 治態度頗為明顯。在這個網頁上，應該可以查到菲律賓總體經濟及社會狀 況的一些統計資料及分析。  
 
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菲律賓每日詢問報》）的網頁：www.inquirer.net。 《詢問報》是一份我覺得品質不錯的菲律賓英文日報，在這個網頁上，或 許可以查到一些菲律賓的新聞消息及時事評論等。順便告訴大家一個花絮： 《詢問報》對菲律賓現任總統艾斯特拉達一直採取比較批判的態度，1999 年夏天，艾斯特拉達下令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不得在《詢問報》刊登廣告， 並發動他的資本家朋友採取同樣行動，企圖以廣告杯葛《詢問報》，所以， 如果你搭乘菲航的班機，上面有各式各樣的菲律賓報紙，可是就是沒有《詢 問報》。因此，還引發了BAYAN也參與其中，一連串維護「新聞自由」（Press Freedom）的運動。  
 
 如果你對菲律賓的社會史有興趣，Renato Constantino寫了不少關於菲律賓 社會史的著作。這位站在人民立場的歷史學家剛在1999年夏天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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